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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矿工岁月我的矿工岁月
刘春章

一

当听到滨海煤矿封井的消息时，我
难过得几夜都没有睡好。我曾经在那里
工作过十年，那里是我与工友们同甘共
苦、奉献青春年华的地方。昔日的一幕
幕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

1975年6月，我高中毕业后，随着
社会招工，来到地方煤矿——滨海煤矿，
当了一名亦工亦农的矿工。报到的那
天，父亲用自行车把我送到矿上。滨海
煤矿位于龙口市（原黄县）西北部，临近
渤海边，到了那里一看，矿区十分荒凉简
陋。大门是用红砖砌成的两个垛子，
连水泥都没有抹，大铁门是用钢筋稀
稀拉拉焊接而成的。进了大门，地面
全是泥土和荒沙，零星点缀着几棵野
草。前后两排十几间平房，清一色的
泥灰墙。进到屋里一看，空荡荡的，既
没有床铺，又没有桌椅和衣橱。地上
铺着麦秸草，上面铺着高粱秸编成的
草席，四边和中间用水泥预制件纵横
隔开，这就是我们的宿舍。

煤矿岗位分为井下工人和地面工
人，其中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当属采煤、
掘进工人。我当时被分配到掘进二队一
班当了一名掘进工人。

下矿的第一天，我的心里像揣着十
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对于我
这个只见过煤、没见过矿的人来说，既感
到新奇、神秘，又感到恐惧不安。滨海煤
矿都是竖井开采，虽然规模不大，但主井
深达九十多米，风井深七十多米。从井
口往下看，黑洞洞的，深不见底。我们穿
上蓝色工作服，戴上黑色安全帽，头上别
着一盏矿灯，脚踏长筒黑色胶靴，跟着班
长乘罐笼下矿了。罐笼在运行时，发出咣
当咣当的声音，震耳欲聋。从井壁上哗哗
流下来的水，像雨帘在我们的头顶穿过。
我们屏住呼吸，十分紧张害怕。罐笼经过
十几分钟的运行，到达了井底。

井底的大巷比较宽敞明亮，横断面
呈拱形发楦结构，宽三米多，高两米多，
巷壁上挂着一溜像葫芦似的防爆照明
灯。大巷的中间铺有铁轨，供煤车往返
运输。拐过大巷，路越来越窄，灯光也
越来越暗，巷道分岔也越来越多。如果
不是班长在前面带路，我们就像走迷
宫，根本找不到方向。接近作业面时，
眼前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能靠
着矿灯微弱的灯光，深一步浅一步地摸
索着前行。

二十多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掌
子面（迎头）。掌子面宽2米，高1.8米，
没有任何支护掩体，光秃秃的，裸露着黑
压压的煤层，看上去犬牙交错，悬在半
空。见此情景，我的心怦怦跳，手上捏了
一把汗，心中暗想：煤块会不会掉下来砸
到我？

我们的班长姓赵，1.8米的个头，膀
大腰粗，脸很长（绰号：老驴脸），说话瓮
声瓮气的。他当过兵，能吃苦，作风严
谨，原则性强。从表面上看，他很厉害、
很严肃，实际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朴实
厚道的人。我们作业班共三个班，每班
8个人，24小时轮流作业。班长介绍说：

“这是新分来的小刘同志，看他细皮嫩肉

的，就先让他负责攉煤推罐吧，等以后熟
悉了，再安排重一点的活，你们也要多帮
帮他！”

工友们纷纷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
表示了对我的欢迎和接受。井下的第一
天就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

掘进是井下作业的开路先锋，也就
是在煤层深处打通道，第一道工序就是
打眼放炮。打眼用小型电钻，约有20公
斤重，电钻杆约有2米长。电钻一开，立
即发出“突突、嘟嘟”的声音，像机枪扫射
似的，煤尘四处飞扬。随着电钻电机的
快速旋转，螺旋式的钻杆也慢慢地向煤
层推进。几个炮眼打完后，打炮眼的人
满脸煤灰，手也震麻了，肩膀也磨破了，
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一样。

接着就是装药。这可是一项细心的
活。炸药像蜡烛一样粗、一样圆，装的时
候，炮工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腊木棍，先
是小心翼翼地把一管管炸药放进炮眼
里，再用木棍轻轻压实。炸药装好后，在
炮眼外口堵上黄泥，用木棍捣实封严。

随后进入放炮炸煤的环节。放炮员
把导火索连到起爆器上，我们都躲到几
十米外的地方躲炮。随着放炮员手指的
扭动，“轰、轰”几声炮响，煤如黑色瀑布
般喷涌而出，堆满了掌子面。炮声刚过，
只听班长一声令下：上！说时迟，那时
快，只见他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冲了上
去。其他工友也脱掉了上衣，紧随其
后。掌子面浓烟滚滚，黄色的烟雾弥漫
了整个空间，连矿灯都照不透。炮烟又
苦又辣又涩，熏得两眼流泪，嗓子刺痛，
不停地咳嗽。从掌子面由里向外，我们
排成一字形，撑开上衣当扇子，一起向外
扇动，加快空气流通。当炮烟还未完全
散尽，我们就开始了繁重的工作。堆成
了小山似的煤，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
间内运出去。攉煤用的是像小簸箕一样
大的铁锨，工友们甩开膀子，唰唰唰几十
下，就把一吨多重的矿车装满了。我也
学着工友们的样子开始攉煤。谁知，看
花容易绣花难，铁锨到了我手里就不听
使唤了。装满了，太重我提不动；装少
了，又怕别人笑话。我既急又累，不一会
儿就大汗淋漓。班长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走过来手把手地教我，并和蔼地说：

“小刘同志，不要太着急，慢慢来，你是个
新兵蛋子，一切从头学起吧！”

好不容易熬到交接班，回到宿舍，拿
起镜子一照，把我吓了一跳：这哪里还是
我，浑身上下，除了两只眼睛和牙齿是白
的，其余的地方都像炭一样黑，成了真正
的煤黑子了。放下镜子，我的心情非常
沮丧，马马虎虎吃了点饭，洗完澡就迷迷
糊糊地睡着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说
一起入矿的45名工友，有3人受不了这
种苦险累的工作，下班后背起行李卷辞
职回家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也
打起了退堂鼓，但转念一想：班长、工友
们对我那么关爱，如果我不干了，能对得
起他们吗？我咬了咬牙，暗下决心：就是
死也要死在煤矿！

思想想通了，一切困难都不在话
下。从那之后，我每天都早上班，晚下

班，重活累活险活抢在前，干在前。不会
就学，不懂就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
就学会了打眼、放炮、撂渣、铺道、支护背
顶等活计，很快进入了角色。班长看我
进步很快，也时常表扬我、鼓励我，夸我
是个有出息的好后生。

当时，煤炭是工业生产的第一能源，
更是工业生产的粮食和血液。为了多挖
煤、挖好煤，煤矿开足马力，人不下马，马
不歇鞍。24小时连轴转，三天一高产，
五天一会战，三天两头还要来个动员大
会、誓师大会、决战大会。班长看我表现
不错，文笔又好，就让我代表全班在全矿
誓师大会上发言。我鼓足了勇气，第一
次站到全矿大会的主席台上发言。我清
楚地记得我发言的题目是“宁流十斤汗，
多挖十吨炭”，我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着
我的激情与决心。我的发言得到了全矿
干部职工热烈的鼓掌和喝彩，一时间，我
成了矿上的小名人。

从那之后，我的干劲更足了，连续一
个多月不休班。24小时连轴转，吃在井
下，睡在井下。掘进速度不断加快，生产
记录不断刷新。全矿出现了你追我赶，
创优争先的火热局面。我们班更是一马
当先，当仁不让，煤炭产量班班创纪录，
掘进进度日日攀新高，月月上台阶。掌
子面温度高达30℃以上，干活时只穿一
条短裤，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渴了就
咕咚咕咚喝上几口水，饿了就吃几口饭，
有时干着干着就睡着了，不到一个月我
的体重就掉了七八斤。

转眼间到了1976年10月。我们的
开采由一层煤转向了二层煤。二层煤的
顶底板是由软泥岩构成，开采起来十分困
难。特别是支护成本十分昂贵，几乎是一
层开采的两倍以上。我们称为泥巴层里
掏炭。支护好的巷道，还没等到回采煤，
就开始变形弯曲，最严重时，巷道由原来
2米高的空间，被压缩成七八十厘米
高。人员进出只能匍匐爬行。工友们都
戴上护膝，穿上厚衣服，在巷道里爬进爬
出。时间久了，两个膝盖都磨破流血，钻
心地疼，甚至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空间
压缩了，空气流通更加不畅，温度升高，
有时高达37℃-38℃。工友们就是在这
样恶劣的环境下掏炭，一干就是八九个
小时，但是大家没有一个叫苦喊累。这
就是我们矿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可能有人会说，那时矿工的工资是
不是很高啊？如果你这样认为就大错特
错了。1975年，井下采煤工、掘进工的
工资最高，每月基本工资是35元，外加
每天的下井补贴0.5元。一个月下来，
最多可以拿到40多元。但那时人们却
充满了干劲，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祖
国建设需要，一声令下，我们就会无条件
地服从。

大约两个多月后，我接到一纸调令：
调我到技术科当测绘工。当时我的办公
桌安排在师父的对面。师父皮肤黑黑
的，脸的左侧长了一个拇指大小的肉疙
瘩，两只微蓝的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窝里，
看上去有五十多岁，表情不冷不热，嘴上
叼着一支烟，慢慢地吸着。

“测绘工作是矿山的领航手，也是矿
山的眼睛。没有测绘提供可靠准确的数
据，搞勘察设计就是聋人、盲人！”他停了
停，呷了一口茶，继续对我说，“学测绘的
基础是数学和绘图。要做一名合格的测
绘员，必须勤奋、专心、认真、细致……”
我默默地听着，频频地点头。然后，他从
书架上拿出一本厚厚的《工程测绘学》递
给我，说道：“先看看这本书，初步了解一
下，没有三年五载的，恐怕不行。”

听了师父的话，那一夜，我失眠了。
实在睡不着，我就披衣下床，挑灯夜

读。我轻轻地翻开了《工程测绘学》，一
字字、一句句、一页页、一章章开始苦读，
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就用笔记下来。这
本厚达536页的教科书，是山东矿院测
绘专业学习的教材。这对于我这个高中
生来说，就像读天书。

在困难面前，我没有气馁，更没有退
缩。我坚持自学补短板，由于基础薄弱，
特别是数学，我就重新复习初、高中学过
的三角函数知识、几何代数知识。同时
虚心求教，遇到不懂的疑难问题，不管是
实际操作、数据计算还是图纸绘制，我就
一遍遍地向师父请教……

1995年3月，为了打通东西两个采区
的联系通道，缩短运输距离，矿部决定在
东西采区打一条贯通的运输大巷，工程
全长869米。贯通的成败关键在测绘技
术的准确性，差之分毫，谬之千里，这对
我们测绘工作是一次重大严峻的考验。

任务下达后，我与师父承受着巨大
的压力，连续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牙也肿了。为了确保成功，我与师父反
复核对技术数据，设想了几套方案。我
俩分工合作，每人负责一个迎头，靠在现
场指导监督施工，每天要下井少则三四
次，多则五六次。

在贯通工程相距不到5米的时候，
为了确保安全，采用铁镐、钢钎向前推
进。工友们挥镐抡钎，汗流如雨。我跟
在后面，用测量尖锤，敲打煤壁，再把耳
朵贴近煤壁，希望能听到对面也传来同
样的声音。几个作业班下来，仍然没有
听到对面的声音。

“难道打偏了？”我的心怦怦乱跳，手
心里捏了一把汗。我有点沉不住气了，
绕道跑到师父那头，问他会不会出现问
题。师父非常自信地说：“不会，要相信
科学。”

大约在上午10时，对面突然传来
“咚咚”的声音！我高兴地一个高蹦起
来，拿起锤子使劲地敲击煤壁，对面也急
急地回了几声。“马上就要贯通了，你们
听！”我兴奋地大喊。这时我们隐约听到
了对面的说话声。工友们也高兴地手舞
足蹈，更加奋力地向前掘进。“哗啦，哗
啦”！随着一阵声响，煤壁被穿透了一个
洞口，灯光也随之射了进来！“打通了，打
通了！”刹那间，工友们欢呼着、跳跃着，
双方握手、拥抱，如同打了一场大胜仗。
我也跑过去紧紧地与师父拥抱在一起，
喜极而泣，热泪盈眶！

大巷贯通圆满成功，矿部举行了庆
祝大会，我与师父被评为技术标兵。在
庆功大会上，我俩披红戴花，书记、矿长
亲自颁奖。我捧着鲜红的奖品，激动地
流下了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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